
 院士怎么给本科生讲课 

中国科学院大学试水本科班院士授课 

 

52 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席南华，是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学术院长、中国

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但每逢周二和周五，席南华只剩下一个身份——

大学数学教师。 

  

他的授课对象，是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 

  

这并非没有挑战，尽管席南华在学术领域已颇有建树，但面对三尺讲台，这位仅在美

国教过两年本科生的院士，常要拿出科研工作中那份固有的谨慎和敬畏来。 

  

新学期的第一堂课，席南华决定和学生聊聊他们的意见，“上学期有学生认为讲课速

度太快，也有的说例题讲得少了一点，还有的说课件没有上传……”末了，他把第二条单拎

出来说，“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分析上学期的期末考试试卷，给你们补一节‘例题’课。” 

  

属于本科生的院士课，就这样开场了。 

  

在院士的课堂上，找男女朋友也能和高等数学联系起来 

  

自去年招收首批 300 多名本科生以来，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因院士给

本科生当班主任、院士上讲台等一系列举动而颇受关注。 

  

这在高教界并非首例，在国外，诺贝尔奖得主、院士、学科带头人给本科生上课的情

况并不鲜见，甚至是一种常态，国内的清华、北大、浙大等高等院校也早有院士授课的例子。 

  

不过，这所中科院系统的高校拥有上千位院士的中科院学部，与中科院旗下上百个研

究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加之其明确表示以这些资源投入培养未来的科学家，用实际行动

回答“钱学森之问”，其授课效果，仍值得业内期待。 

  

刘翼豪是 300 多名本科生中的一员，学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他眼中的院士授课

老师，相较于其他任课教师，“更加有气度”、“幽默风趣”、“讲起课来游刃有余”，“不

只是教授某一两个知识点，而是通过很多通俗易懂的例子来打比方，让我们融会贯通。”刘

翼豪说。 

  

前段时间，物理学家霍金无意间占据了娱乐新闻头条，原因是他在一场科学讲座上，

回答了一个看似八卦的问题——“单向乐队（One Direction）的成员 WZayn 离队让全球无



数少女心碎不已，这件事会产生怎样的宇宙效应”。霍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带出了“平行宇

宙”的概念，并结合 WZayn 的离队向公众做了“平行宇宙”的科普。 

  

这样的结合，在国科大院士授课的课堂上也经常上演。 

  

比如，关于找男女朋友的问题，在席南华的课堂上，也能和高等数学中的线性方程式

联系在一起—— 

  

找男女朋友时，可能会列一些特定的条件，比如，希望男生 180cm 以上，女生体重在

50kg 以下等等，这就好比解答一个实际问题时，设置一些条件，列出个线性方程式。 

  

不过，即便能找到符合条件的男性、女性，也未必能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男女朋友，有

可能是对方没看上自己，也可能是没有缘分，这就好比在解答一个方程式时，即便找到一个

“解”，却未必是符合结果的那个“解”——比如，x2+1=0，求 x 的实数解。这个方程式的

确有解，却是一个复数解。 

  

当然，如果找到很多符合条件的男女朋友，也可能是件麻烦事——选择太多，不知道

自己真正想要哪个。相应的，一道方程式如果有很多解，甚至是无穷的解，对于一个数学家

来说也是件麻烦事，“那么多的解，乱花迷人眼，又找不到哪个是最优的。” 

  

席南华院士认为，院士对一门学科或某个领域的理解，已达到一定高度，对整个学科

的发展方向也较有把握。通过他们深入浅出的传递，可以给学生建立一个更为清晰的学科脉

络，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与研究。 

  

对院士给本科生授课的种种质疑被事实消解了 

  

此前，有关院士给本科生授课的种种质疑一度甚嚣尘上：“院士上课可能很呆滞古板，

讲的内容也会比较生涩难懂，不利于本科阶段的理解和学习。”“院士给本科生上课是大材

小用，是对高级人才的浪费。”“院士哪儿有那么多时间，上课不一定比普通教师上得好。”

“院士授课会不会是招生噱头？” 

  

现在，这些质疑被事实消解了。 

  

目前，包括席南华在内，中国科学院大学一共有 4 位院士给本科生上课，另外 3位分

别是教授微积分的袁亚湘院士、教授普通物理的欧阳颀院士和教授普通化学原理的李永舫院

士。 

  

院士们的确很忙。 



  

5 月初，一段文字在国科大本科生的朋友圈里疯传:“他为了能赶上今天（5 月 11 日）

早上 8 点给国科大大一学生讲授微积分课程，昨夜凌晨 3点从福州回到北京，7 点半之前赶

到学校上课，下课之后又马不停蹄坐飞机到上海，参加中欧运筹双边会议，明天上午作大会

报告，会后返回北京，周三上午还要给本科生上课。不要只看到院士头衔的光鲜，更要看到

院士的辛勤付出和努力，也要为国科大的学子拥有这样敬业的授业导师感到骄傲！” 

  

这段文字描述的是袁亚湘院士，不少学生在转发这段文字时说，“向老师致敬”。 

  

老师，这个在学校最常听到的词汇，对这些院士来说，也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尽管袁亚湘指导研究生已有 20 多年，但给本科生上课还是头一回，为了给这些 95 后

上课，他还曾和一位法国学者朋友讨论课程大纲和教学实施方案，互通了 20 多封电子邮件。 

  

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丁仲礼院士看来，让院士走上讲台，让这

些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肩负起传承知识与思想的使命，也是一种对科学传统的继承。 

  

95 后们记住了“院士的谦虚” 

  

国科大材料专业本科生杨佯至今记得“院士的谦虚”。 

  

在李永舫院士的课堂上，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这一块我研究不深”，或者是“对这

部分内容我不太擅长”，“想要深入了解的同学，可以读这些科学家的书或论文……” 

  

杨佯还记得，在李永舫的第一节课上，李院士便和学生分享了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经历，

讲述自己如何从农村走出来，并一步一步努力成为化学家。他说，这种故事在打动学生的同

时，也潜移默化影响着他们对于奋斗和科研的看法。 

  

能否讲一个精彩的故事去影响他人，考验的不仅是一个人的表达能力，还有他的学识、

阅历以及修养。在国科大，席南华还担任分管本科教学的副校长，他说，“今后的本科教学，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院士来给本科生上课。我们遴选来担任课程主讲的院士，也有一定的标准，

比如必须活跃在科研一线，年龄适中，表达和教学能力强，等等。” 

  

回到第一堂课，席南华讲解考试试卷之前，先给同学们讲了一个故事：一次考试前，

一名学生被数学老师叫到办公室谈话，老师问了学生两个问题，哪个领域学得好，哪个领域

学得差。等到考试那天，学生以为，老师会围绕自己学得好的那个领域问，没想到，老师却

问了差的那个领域。 

  



学生很纳闷，问老师“为什么”，老师说，“我想知道你在自己认为最差的领域，到

底掌握了什么，剩下的就是你需要大力学习的”。这位老师就是被称为“数学界无冕之王”

的希尔伯特，这个故事也在数学界广为流传。 

  

讲完这个故事后，席南华说，这次考试，有些同学认为难，考的分数不高，可考试有

很多种，如果是为了高考，分数至关重要，但在平时的考试中，分数未必有那么重要，重要

的是意识到自己究竟掌握了什么，又有哪些不足，这样，你才能寻求学术的进步。 

  

“作为未来的科学家，我希望你们能够多保持一些‘平时’的态度。”席南华说。 

  
 


